[image: image1.png]g S0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 高一文2班 李晓宇

一分一分记忆的消磨，一秒一秒繁花的凋谢，那昔日的盛世繁花曾开得那般妖娆，绚烂得使人静静伫立，不忍离去。任千般惆怅，万种留恋，终敌不过一声岁月的叹息。

那是一段亮得足以发光的日子，匆匆赶来的夏日花朵在呼吸里注入芬芳的气息。沿庄的水乡气质在这个天干物燥的北方城市被奉为世外桃源。典型的北方房屋因一条细水的涓涓流过而平添了几分优雅秀气的南方风韵。这不是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更不会孕育出真正江南那样的灵秀文韵。沿庄只不过是一个水与土真正结合的近郊村庄而已。

 这里的民风并不像城里人所想的那样憨厚愚昧，却也不精明。纷纷扬起的尘土混着温热的水汽散发出令人踏实的味道，或许是因为这种气息吧，沿庄的人并未过多地想离开这里。安于现状，是沿庄的美德。

水杳是沿庄几个为数不多的城里女孩之一，举手投足间都透出与沿庄的不调和。但水杳喜欢沿庄，喜欢沿庄那种厚实的暖暖的气息，喜欢赤脚泡在微凉的水里那种刺痒的感觉，更喜欢睡在阁楼上紧紧将祖母的粗糙双手搂在怀里的温馨。沿庄令水杳有种孤独感，也有种无比放松的感觉。水杳害怕寂寞，因为她寂寞，一个人寂寞的路上，孤独很自由。

可水杳并不孤独，因为倾城会一直陪着她。叶倾城，不知道她的父母当时是怎么想的，为女儿起了这么一个艳惊四座的名字。倾城长得并不美，但却集沿庄所有的水秀于一身，她的眼睛像水、像雾，像江南七月连绵不断的细雨，总是潮蒙蒙的，让人始终猜不透那层潮湿下究竟藏着些什么。水杳看不懂倾城，倾城不明白水杳，他们都很寂寞，却都不孤独。沿庄八月的空气很闷热。水杳和倾城挤在门汀前的那把摇椅上，相互依偎。水杳翻动着已泛黄的书页，随意吟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二顾倾人国。岂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

倾城咯咯地笑了，细软绵长的笑声，没有银铃般的清脆。

 “杳儿！和倾城上来喝茶汤。”祖母扯开嗓子喊。这声音使水杳想起了海边呼唤渔船归来的号子。

 “奶，知道了！”水杳应了一声，回身将倾城从摇椅中拽起。倾城看着水杳欢快的背影，便知道，她们终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年春天，倾城的父亲执意要与母亲离婚，进入那个沿庄人不思不想的花花世界。那个世界如围城般，外面的人像勇士一样，预备闯进去，而里面的人却拼命想逃出来。

“夏婆婆，茶汤真黏。”倾城赞赏地冲祖母笑。

祖母的双手不安地在围裙上抹了两下，笑着说：“等着，我给你们摊两个鸡蛋饼去。”

祖母一走，水杳皱着眉向水杳做了个鬼脸说：“太甜了。”倾城看着她，微笑着摇了摇头。倾城的笑很干净，就像她穿的那件白棉布裙一样，清清爽爽的。

和倾城在一起的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有一点点的乏味，但水杳总是感觉她们之间有种什么东西在氤氲着发酵着。她开始迷恋每天早上的期待，期待那几声悠长而又绵软的声音：“水、杳，夏、水、杳！”

一字一顿，如同沁凉的水滴在初开的花蕾上。

早晨的空气那般清新，墙角的薄荷溢出的气味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水杳每每听到倾城的声音就会飞快地跑下楼去不顾身后祖母叫她吃饭的呼喊。

 如果时间的钟摆已停止，这会是一个完美的夏天。她们会坐在潺潺的流水旁，嚼着甜草根，将无聊的夏天有一搭没一搭地过下去。水杳残存的记忆里倾城的长发很直很柔，黑黑的发梢拂弄着她的脖子，隐约可以闻到洗发水的香气。太阳的光线经过倾城的发丝反射入水杳的眼中，有点点的金色光芒，像一片喧哗而又沉寂的星星。衬着倾城的苍白皮肤，很有些唯美的感觉。

这里的孩子是那样的狂野不羁，男孩子们赤裸着上身，任刺眼的光线把自己晒得像熊猫一样黑白不均，水杳靠着槐树，微笑着看她早已不屑一顾的弹珠画片。“当”一声，一个弹珠砸到了水杳的头上。

“讨厌。”水杳一边揉着额头，一边抱怨。浑身乌黑的男孩冲她扮了个鬼脸，急忙跑开了。

倾城嗤嗤地笑了起来。水杳抿了一下嘴，很自负地扭向了一边，拨弄着老槐的的树皮。树皮被撕扯的声音像极了时光断裂的响声。她们还只是孩子，不用去烦恼夏日下那困兽一样的阴影，虽然命运的咒语也会应运而生。

 “倾城。”水杳轻轻地对倾城说。

 “唔？”

 “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水杳略带伤感。她抬起眼睑，静静地看着倾城。倾城的唇很红很红，把她的皮肤衬得没有一点血色。“不过我明年还会来的。”

倾城的脸上带了一点嘲弄似的神色，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这一年水杳过得平淡无奇，又是一年夏，还是那样的燥热。只是再来到沿庄，水杳更多了些与倾城相见的期待。祖母小心翼翼地捧着珍藏下来的核桃仁，递给水杳。

 “奶，倾城在吗？”

祖母微叹了口气：“倾城那孩子也可怜，也不知得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送进城里了，听说是治不好了。造孽啊！当爹的不疼孩子，孩子有难了，连问都不问一声。唉！”

水杳直怔了半天。她想起了那天倾城脸上嘲弄的表情，那么讽刺。

坐在车上，水杳看着两边扬起的尘土，用食指轻轻扣着玻璃。她忽然感觉好烦，怎么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憋闷。她很累，仰头靠在靠背上合上了双眼。

一滴泪珠流过了面颊。

· 高一文2班：宋雪莱


时间如同摩天轮，圈圈转去，什么也不曾留下，如同那逝去的流年，只剩下淡淡的光晕。但我庆幸有你，在我苍白的岁月中留下点点墨香。

往杯中添水，看茶叶翻滚，我想起了你… …

笑靥如花，衣袂飘扬，本是你应有的风采，但哀伤却给予你别样的韵味。正是那点点哀愁装点了我那流苏般的青葱年华。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吟着你的忧愁，品着你的感伤，将我带入思想的殿堂。总觉得这才是你所应有的小女子的韵味。虽不似“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般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却更突显了你的美，无人能及。

点点哀，片片伤，凝结成种子，落在我心中的那条路上，庆幸一路上有你，伴我走过。

望手中茶气氤氲，模糊了双眼，让我看不清在路上等待的你，甩甩头，用力看，看那飘落一地的花香… …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感受着你的眼泪，心也似被撕裂开来。

在纸醉金迷的大观园中，你就像一朵白莲亭立，你不愿为那浊气所污，只企盼一份纯美的爱情，可却终究抓不牢，握不紧。

无疑，在这大观园中，你算是最有才气的女子，也是最易感伤的女子。你是水，当同时却又火热；你是火，却又细腻如水。你始终不曾被人看透，你是迷一样的女子。

看那片片落花，你不禁触情感伤。于是便有了那葬花的佳话，也就有了那纯美的《葬花吟》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是否也代表了那花落尽的哀伤，那无法言喻的痛楚。

点点哀，片片伤，凝结成雨露，滋润了我心路上那点点馨香。

杯中茶已凉，没有半点生气，但我不在乎。至少，我身旁还有你。一路伴我走来
· 高一文6班  刘艺璇

独爱秋，不需要理由。

行走在世间，都是秋，也有不同。繁华的城市没有秋，灯红酒绿蒙蔽了一切，也许那些霓虹太刺眼，使他们看不到收获的秋。我为城市而悲哀，这片浮华背后没有秋的立足之地。与其眷顾城市的扰攘热闹，倒不如去静享乡村的自然美，于是我带着一种向往与憧憬去乡村寻秋。

这是一个天堂，只属于我的天堂。没有普罗旺斯的花香馥郁，也没有湘江的金色港湾；没有多伦多的红枫满地，也没有台北的细雨缠绵；没有挪威的冰天雪地，更没有上海滩的人潮汹涌。有的只是不饰雕琢的，淡漠、凄清又傲岸的秋。

除去满目的金黄，就剩下一片清爽，而那一片景致，成了我心中的定格之景。

沉默了的渔船搁浅在深深的水塘，几根寂寞的草在水底舒展。金色的细沙闪亮，平铺在水塘底层，如同记忆中那些美好过往般的珍珠，连缀成一颗颗的璀璨。水的清澈下藏着冰冷，我只看得见它的流淌，却触不到它的忧伤。

静静躺在草地上，仰望苍穹，天空很高很晴，心境此时便也清如潭水。天宇间的闲云那么淡然，默默地远离俗世的天空，只是轻轻几抹微白，薄薄几层，在风中默然。它厌倦漂泊，也不爱扰攘，从此无动于衷。它们太高渺，我无法触及，又有什么关系？顺其自然岂不是更好，不那么追求遥远的目标，反而看清眼前、享受现在，才是重要。

飒飒的风也是秋独有的，不带一丝冗杂的修饰，清爽的掠过枫树的叶，不带有任何留恋——秋就是秋，飘落注定飘落。昏黄的点点飘落在曾经林荫散满的小路，头顶的老树只是几笔秋色，淡寥许许。他不懂得夏的火热，不解冬的飞雪，不艳羡春的盎然，只是守着自己的闲惬。秋是一位冷傲的王子，绝不因世俗的羁绊而停下步伐。也许你们说他不知世间冷暖，他的兄长是炎夏，妹妹是隆冬，他只是一个过渡，何必那么认真？或冷或暖，一时冲动而已。也许，这正是他的本性。

能瞥见一瞬的秋色，已足矣。我想拥有秋，但他来的匆忙，去的忧伤。

我没有像一位画家一样，背上画板，带上画笔、颜料，去绘制一幅为秋量身定做的图画；也没有像一位作家一样，用笔去描述诗意的秋景，给他一个最美的诠释；更没有像音乐家一样，把秋带来的一切定格在五线谱忧伤的四线三格上。

我所能做的又有什么呢？

不过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罢了。
长长的秋觉，短短的时光。我留不住你，却也不会悲伤，因为明年还会有的。

回到城市，街上没有层层落叶，柏油马路甚至没有过秋的痕迹，俨然还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充斥在耳边的，是街边音像店播放的一张不知名歌手的专辑，抬头望望，是一排挂着零星枯叶的枝桠......
· 高一4班  郭为玄
真正的悲剧

——爱的错觉

 狗子跌跌撞撞的跑到地里，父亲因这地而死，那便毁了它！狗子糟蹋着，伴着凄厉的哭喊

声，划破长空，越发悲凉，狗子尚小，对这广阔的土地毫无威胁，索性一把火烧了它，方消去狗子心中几分悲伤与恨意，看着火势弥漫四周，竟一发不可收拾，大人们赶忙灭了火。“纵火者竟是狗子？”

村民的惊讶并非没有道理。

那一年，狗子七岁，村里邻居聊的莫不是家常事，便是称赞狗子是个好娃。

“娃懂事！您二老有福了！”亲友过节探望说道。这不，狗子端着水送了过来。“婶，叔，喝水。”狗子说道。

哎呦，一口一个婶，叫的可真甜！”婶称赞道“婶不渴，狗子喝。”

“好不容易给婶倒的，真伤狗子心”狗子装作大人说道。

“婶喝,喝还不成嘛”

“这才对嘛!”狗子高兴地跑了出去，关上了门,表情冷了下来,仿佛刚才的一切掩盖真实的外表。良久，屋内传来沉重的话语，“狗子爹的事咋办啊！总不能一直瞒着狗子吧”

“是啊,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婶补充道。

“刚子勤快，摸黑也要去看看地,要不……也不会掉到河里”说罢,二老的泪水止不住的哗哗流淌。

门外，狗子依旧靠在那里，只是泪水早已悄然落下,泛起了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自幼,记忆里就只有父亲，而母亲始终像一幅不能触碰的残影，狗子虽小,面对父母离异,内心无限感伤，对于母亲的恨早已深驻心底，而父亲广阔的爱,将阴冷驱逐，再无暇去恨,有父亲,就够了！而自己的笑，只给过父亲。

记忆里,每到冬天漫天大雪仿佛把整个世界覆盖,狗子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因为那里，装着一个火热的太阳,于是,天不再冷。

一个弯曲的身影浮现,昏暗的灯光下,头上晶莹的如银线一般的老人,给大地留下了投影,可惜,父亲,已经走了，永远的走了……就像母亲一样。

等到狗子六岁那年，奶奶似是突发奇想，以严厉的态度令狗子学做很多事情。记得那次，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下了地，其中就有狗子，狗子依旧那般冷情，看不出过多的情感，一不小心，玉米杆刺破了手掌，狗子没有哭,泪早已因家庭的变故枯竭了，田里的两位老人看见了，没有理睬，只是有晶莹的液体落下，不知是泪还是汗？而狗子更倾向于前者。父亲从归来，得知此事后，大声说道“狗子才几岁？就让他下地！”

狗子低着头，泪被深深地咽回心里。

一连几日，狗子不再理睬一切喧嚣。毕竟，快乐已不属于他，终于，堆积多年的仇恨，如倾拔出去的流水，爆发了……

终于，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邻里拉扯着狗子，顾不得以往的情谊，也不再尊重二老的辈分，而狗子，只是淡笑，这也许就是以往问候隔膜下的人性吧！

二老无奈的听着“小辈”的数落，而那个邻里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狗子从淡笑，变为愤懑，终于，像燃烧着的两根木条，撞击出令人窒息的火花。

“有完没完，不就是想要钱嘛！”狗子的一番话，顿时让空气凝固，世界越发宁静,那个邻里愣在那里，红着脸，边回头边走出了人群。说道：

“钱？我老窝还没这么低俗！”毕竟被人当众指明了用意，面对众人的评议,离去才是上策。

二老拉着狗子进了屋,立刻瘫坐在了床上,大口喘着着粗气，一辈子没受到过这样气的老两口，今天为了狗子，忍了！而风波过后，不料却引起了内心的波涛。奶奶倒在了床上，走了……

爷爷又一次昏迷，但为了狗子，他坚持了下来，而狗子，却躲在终年不会有温暖的潮湿的角落里，自己是对还是错！死亡对他来说早已麻木，与失去挚爱的爸爸相比，那只会在有来客时才会客气的奶奶，竟是那样卑微……

狗子刚想起身，却发现一张破旧不堪的纸被遗弃在这里，竟是父亲的诊断书——癌症，父亲已经离去，患不患病已没有任何关系，狗子消失在漆黑的道路中，寻觅着父亲的足迹……

或许就连父亲都不曾得知自己身患绝症，而明白这一切的，只有那两位老人了吧！对狗子严厉，为的就是让他尽早独立，毕竟，他们不可能陪伴狗子一生一世，而这不善表达的爱，竟在狗子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大人的世界，狗子无法理解，真爱无语，所有亲人的爱并不比父亲缺少了几分，只是，狗子，只走进过父亲一个人的心里，其他人，他从来没有尝试过……

夜色昏沉，和谐而又寂静。而留给狗子的，只有阴冷……

山风徐来，是冷还是暖，混淆不清，至少狗子之前是幸福的，而现在，烙印在人们心里的，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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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社会各界欢迎党务公开，有三点务必予以清晰认知：

其一，对基层及中层党务“更多更大公开”的期待，建立于正常逻辑推理，其实际成效不只取决于基层及中层党委的“公开性自觉”，而且在于是否有公开性监督考评制度及对该制度的实际执行。其二，党务公开的实际进度在各级均不设时间表。也许，再过十一年，当中共迎来百岁纪念日，人们回首党务公开进程时，会平添一份别样的感慨或惊喜。其三，党务公开不论未来实际进展如何，它已经并将与政务公开形成良性互动。

党务公开还是扩大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的又一现实抓手。时势逼人。在恰当评价党务公开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同时，我们更期待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能准确把脉天下时势，以更具进取心的姿态和行动，义无反顾地担当国家转型的“政治中坚”，兑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诺言。



窗外细雨涔涔，勾起无限感伤。沏一盏上好的碧螺春，感受你的气息，我庆幸一路上有你。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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